[image: image1.png](3
WA

HARREERE



 

[image: image2.png]EER wnz
SREH S Al HE



[image: image3.jpg]


[image: image4.jpg]


[image: image5.jpg]





2您知道吗？


3失去父亲的少年


4◆概述


5◆99年7.20前的快乐家庭


6◆黑色的1999


7◆妈妈、爸爸接连遭遇魔难


9◆唯恐失去母亲


10◆第一次面对警察的反复诱骗与恐吓


10◆爸爸被严刑逼供


11◆爸爸撒手人寰


13◆跟小姨上访，乱中走散


14◆重担落到小姨肩上


15◆小姨去世


17◆姨父失踪了


18◆妈妈的处境


19◆姥爷不堪打击病故


19◆在劫难中长到十六岁


21真善忍的种子洒在世界孩子的心田


22这说明了什么？


23孙悟空是在“搞政治”吗？


[image: image6.png]




您知道吗？

当您看到这本资料的时候，也许您一家人正围坐在桌边吃着晚餐，尽情的享受着亲情的温暖；当您看到这本资料的时候，也许您正在徜徉在公园的青山绿水间，尽情的享受着大自然的自由和宽广；当您看到这本资料的时候，也许您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这时您的脑海里早已装满了亲人盼您早点回家的目光……呵，这太平常了，太普通了。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同一片蓝天下，还存在着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是一群法轮功修炼者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承受这无名苦难。明慧网自2004年9月15日以来已收集到受迫害的法轮功孩子们的资料272例，他们在迫害中失去父母、无家可归、变成孤儿、或被学校开除……下面给您讲一个发生在您身边的真实故事，我想无论您是男女老幼，让我同您一道怀着一颗真实的心，走近这群孩子，走近法轮功，相信您会体会到这群孩子的善良与法轮功的美好。
((((((((((((((((((((((((((((((
失去父亲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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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年8月10日】（明慧记者特别报道）王博如的父亲王宏斌、妈妈冯晓梅是大学同学，1987年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电信工程系，又同时分配到河北省电话设备厂，二人感情笃深。婚后他们有了儿子王博如，一家人日子过得美满温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7月19日，博如刚过完十岁生日，第二天清晨（7月20日）就过早地开始了历劫的少年时代。 

◆概述 

六年来，只因为有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身份，王宏斌夫妇共被抄家五次，被抓六人次。从妻离子散，到流离失所，再后来家破人亡。 

王博如的父亲王宏斌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被抓、被打、被用刑、被劳教，于2003年10月9日在迫害中辞世。 

博如的小姨冯晓敏被抓两次后在外流浪，居无定所，生活艰难，生下宝宝王天行后也不敢让家里人帮忙照顾。2004年6月1日，冯晓敏因“化脓性脑炎”去世。博如的姨父王晓峰流离失所，至今不能回来看望自己的幼子，小天行至今一直是靠博如的妈妈冯晓梅收养。 

这几年，博如上了初中。母亲冯晓梅一个人打工赚钱，抚养博如和博如的小表弟。为了帮助冯晓梅照顾两个孩子，孩子的姥姥姥爷只好从东北老家过来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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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远没有结束，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期，仍有警察或办事处人员上门给冯晓梅“做工作”。接连失去亲人的打击和惊扰，博如和天行的姥爷承受不住，抑郁成病，于2005年3月1日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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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10月至今，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少年博如一家相继有三位亲人去世，变得物是人非。 

◆99年7.20前的快乐家庭 

博如的母亲冯晓梅出生在东北农村，是家里的长女。由于家境不富裕，冯晓梅从小就懂事、听话，从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她孝敬父母，爱护弟妹；在学校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好学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后，工作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同事相处愉快，深得领导信任，在单位任副总工程师，是父母亲朋的骄傲。 

博如的父亲王宏斌为人忠厚，性格谦和，在单位工作十几年从没和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品行有口皆碑。他勤于钻研，工作努力，曾被多次评为厂、局里的优秀大学生，事迹被收录在《河北省电话设备厂厂志》中。 

王宏斌因母亲过早病逝，心情悲痛再加上工作忙，身体不太好，常年服药，每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不能正常吃饭。当时正值气功热，单位工会组织教职工练，他也去参加。 

1994年3月，王宏斌得到一张法轮功的简介，是河北省气功协会组织的，因法轮功是讲真善忍修心性的，祛病健身有奇效，就一直学下去了。王宏斌身体很快就彻底好了，一直到被劳教前没报过任何药费，厂医可以作证。母亲去世的阴影基本消散，心情也变轻松了，精力很充沛，工作也很顺利。 

王宏斌的身心变化使得冯晓梅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他们一家人身体都健康，儿子博如聪明、活泼可爱，真是无忧无虑。每天早晨，王宏斌到公园门口炼功锻炼身体，随后一天都神清气爽，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晚上做完家务，全家一起看看书，净净心，对照法轮功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生活每天都很充实，充满活力。节假日，爸爸妈妈经常带着博如，和小姨姨父一起去郊游、爬山，河北省和北京附近的旅游景点都留下过他们快乐的身影。99年暑假，爸爸妈妈本来计划带博如去看海，这个愿望拖了再拖，一直到现在永远也没法实现了。博如也一直没见过大海。 

◆黑色的1999 

7月19日是博如的生日。1999年的7月19日仍象往年一样，爸爸买了生日蛋糕，妈妈做了丰盛的晚饭，小姨、小姨夫买了桃子，还有一个大西瓜。然后是生日蜡烛、生日歌，还拍了照片，一家人都非常高兴。然而博如一觉醒来，就是7月20日早晨，一切的一切变得面目皆非。家里一片狼藉，爸爸、妈妈被20多不明身份的人硬抓走了，家里只剩下呆呆发愣、刚满十岁的博如，还有没吃完的生日蛋糕，以及没来得及切开的西瓜。 

年幼不能自立的孩子该怎样生存？博如到处流浪，没人照管。刚满十岁的独生男孩，一直受着父母的精心呵护，根本还不懂得照顾自己。颠沛流离的生活，导致他大腿染上一种疮，常流脓和黄水。没父母照料，有时疮口上沾满了灰和土，看到的人都忍不住心酸掉泪。 

与此同时，博如的爸爸王宏斌被秘密关押在石岗大街派出所的置留室50多天，受了很多罪。和犯人关在一起，夏天在室内便桶里解小便，又热又脏又乱。常有醉鬼连喊带叫，警察常在夜里2点收拾犯人，王宏斌直到凌晨3点以后才能入睡，白天又有专门成立的专案组不停的审讯调查取证，后被冠以扰乱社会治安罚款200元释放。当时很多人被判刑，能出来已经很庆幸，就不再想被无理关押审讯应该维权之类的了。更没想到这会成为以后被进一步迫害的借口。 

博如的妈妈冯晓梅被抓后关在赵陵铺派出所的小号里四天三夜，没有洗漱用具，不让和外界联系。小号里密不透风，四面是墙，当时天气很热，浑身是汗，头发、衣服一团糟。第四天，单位领导费尽周折把她保出来，但又被转关在一家宾馆，由专案组警察不停的审讯、调查、取证。 

◆妈妈、爸爸接连遭遇魔难 

9月底，50多天的非法关押噩梦般终于结束，博如的爸爸妈妈同时回到家。回家后，他们小心度日，和亲戚朋友同事的来往都非常谨慎，有人敲门一般都不开，不愿牵连别人。可就是这样，派出所、办事处、居委会也常打电话“关照”，有一次还有刑警到家里要抓人，节假日不许离开石家庄市，回老家、带孩子出去郊游都成了奢望。常听说有法轮功学员被抓，到处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2000年6月底，又要到敏感日期了，单位领导压力很大，又开始做工作：让王宏斌夫妇每天向厂保卫科报告行踪，各相关领导找谈话等等。面对没完没了的无理迫害，王宏斌夫妇决定去北京上访。在北京看到信访局和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有便衣警察在抓人、打人，根本没有讲理的地方，他们失望后就返回了。单位怕担责任，逼他们停职反省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只发300元生活费，无奈，博如的爸爸妈妈只好辞职另找工作。 

2000年7月19日夜里11点多，东大街派出所指导员带人抄家并无理的将博如的妈妈冯晓梅抓走了，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冯晓梅问：“在家好好的，扰乱谁了？”警察回答：“只要炼法轮功就是这个罪名。”博如每天跟着爸爸去派出所送饭。那一次，冯晓梅经抗议9天后被释放，改判监视居住，由居委会执行。连上街买菜都要电话报告居委会，更不许离开居住地，否则公安“有权”通缉、抓捕——当局有条邪恶的规定：平时只要三个以上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算“非法聚集”，就可以抓捕。可他们夫妇已经是两个法轮功学员了，妹妹冯晓敏来家，或者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到家里问候、做客，都被算做“非法聚集”，随时都能被抓！ 

2000年9月，王博如的爸爸王宏斌出差，乘坐火车时因看法轮功书籍而被铁路警察抓捕，辗转好几个派出所，关押了4、5天。冯晓梅在家里心急如焚——大活人出差就失踪了！左等右盼，等来的是一帮警察抄家。那时节，博如刚满十一岁不久。 

2000年国庆假日期间，东大街派出所、刑警队、居委会又上门抓人、搜家，王宏斌夫妇俩坚决抵制才没被抓走。可是他们不敢再在家住，带孩子到处流浪，直到假期结束。 

2000年12月5日，王宏斌被十几个便衣在家中遭绑架。野蛮抄家，吓得孩子的姥姥浑身发抖，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以至于后来一听到敲门声，老太太就心跳加速，两腿发软。幸亏当时冯晓梅机智走脱。 

◆唯恐失去母亲 

被逼得走投无路，投诉无门，冯晓梅到北京去上访诉说冤情，结果被北京警察打得半边身体发黑，先吐血，后便血20多天，全身浮肿，脸都变形了，眼睛只能睁一条缝，脚穿不上鞋，走不了路。冯晓梅在北京一个派出所期间，恶警48小时不让上厕所，在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被恶警灌过迷魂药等，遭了很多罪。就这样的身体状况，回石家庄后又被送到栾城看守所关了一天，后来在朋友的积极呼吁下，怕出人命警察才将奄奄一息的冯晓梅放回家。 

调养好后，冯晓梅一直为丈夫喊冤，到处奔走呼吁。恶人心虚，千方百计阻止上诉，设计陷害，找借口要抓人，打恐吓电话吓唬，甚至要绑架她的儿子王博如。那时她常带儿子流浪，不敢回家住，还要打工赚钱抚养孩子。有时警察给单位施加压力，冯晓梅只好请假不上班。因为好象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博如反复背诵农村老家亲戚的电话，以便万一哪天妈妈突然被抓了，自己好有个着落。晚上睡觉一有声音，博如就惊醒了不敢睡，总是用手使劲抓住妈妈的胳膊才能睡着——已经没了爸爸，真怕一觉醒来再没了妈妈。小博如下定决心：警察要抓妈妈，他就跟着妈妈。
◆第一次面对警察的反复诱骗与恐吓 

劳教所两年从来没让家人见过面，甚至在王宏斌生病期间，他们不但不让见面，还隐瞒病情，拒绝办理保外就医。后来“严管”还不让给王宏斌送衣服，有好几次劳教所管教态度蛮横，还要扣押前去探视的冯晓梅。 

这期间，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劳教所同意私下让博如见一次爸爸，仅是博如一人。劳教所把门的警察反复诱骗、吓唬十岁的博如，问他是否炼法轮功。为了见爸爸一面，博如始终不说话，后来好心人实在看不过去警察这样粗暴的对待一个孩子，训斥了看门警察，博如才得以进入见爸爸一面。回家路上，由于心理压力太大，博如脸色苍白，一路晕车、呕吐。 

◆爸爸被严刑逼供 

抓王宏斌的主谋是市公安局610马文生一伙，他们按照江氏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猖狂地要抓一批所谓的“重点”法轮功学员重判。他们是在指使长安分局一直在监听电话和手机，跟踪一个多月后下的黑手。 

王宏斌被抓到石家庄市双环宾馆后，石家庄市公安局610恶徒王晓峰指挥，长安公安分局政保大队副大队长胡光辉带人逼王宏斌在已写好的口供上签字，逼他承认在2000年9月份，在塔谈学校老师吕新书的办公室，给过吕老师三张有关法轮功的光盘。因为决无此事，王宏斌拒绝签字并要求和吕老师当面对质。他们不允，并罚他赤脚站在地上，给他上背铐（两手一个从肩上过去，一个直接背过去硬用手铐铐一起，据说是对付重犯人用的），还不停有人对他拳脚相加，不时讽刺挖苦他，不给他饭吃，反而说他绝食，故意给他强行灌食以达到迫害的目的。当时被抓的几个学员都遭到了毒打。吕新书的老伴被打晕，耳朵失聪，被折磨得日益虚弱，浑身发抖，才被放回。王宏斌听到吕新书在隔壁房间惨叫声，看到同时被抓的杨建美也脸上青紫。 

吕新书被非法判刑8年，杨建美被非法判12年，现都关押在保定监狱。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二大队。据公安内部消息，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一“结案”，市局610马文生一伙便得到奖金5万元。 
◆爸爸撒手人寰 

王宏斌在劳教所期间遭受过种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长期不让睡觉（不放弃修炼就不许睡觉）。有一次他熬不住睡着了，竟然被管教指示犯人用打火机将指甲连根烧掉；还有一次被管教单手吊铐在窗户的铁栅栏上，双脚离地。三天三夜不让下来，旁边有管教指示的犯人拿棍子看守，只要脚一挨着墙，就被敲打脚踝；因为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会得到管教的加分减刑，因此包夹他的犯人更是十分卖力，寸步不离，连去厕所都跟着。搞不清楚什么时间会被送去“严管”，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王宏斌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压抑之中，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就这样，王宏斌身体渐渐虚弱了。 

石家庄市劳教所在释放王宏斌的那年年初，曾带他去过医院体检，说是胃病，有理由怀疑那时就是肺癌。但劳教所瞒天过海，丧失做人的良知，一拖再拖不让“保外就医”。等到真有生命危险了，为了推卸责任，才找借口提前放了他。 

历尽种种魔难，好不容易盼到王宏斌回家。回家当天，当看到镜子里白发斑斑的自己，王宏斌马上低下了头，那时的他无法面对也不愿面对这残酷的事实。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他常一个人发呆，不愿见人。而且身体越发消瘦，咳嗽加剧。精神状态也不好，见着马路上的交通警察都要绕开，一听敲门就紧张，对什么都没信心，精神接近崩溃，身体每况愈下。不久，王宏斌终于积郁成疾，撒手而去了。 

冯晓梅曾冒着自己被抓、儿子被绑架的危险，四处呼吁，好不容易把丈夫接回家了，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憔悴、枯萎，束手无策，无法愈合他精神和肉体所受的残害。这种打击真是杀人不见血，对一个妻子来说，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跟小姨上访，乱中走散 

王博如和小姨冯晓敏很亲。小姨毕业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市国棉六厂。 

冯晓敏读高三时，就从东北过来和姐姐姐夫同住，由于工作不如意心情特别郁闷，身体开始出现不适。看到姐姐、姐夫修炼法轮功后，一家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工作顺利，她也抱着试试的想法，大约在1996年也开始看法轮功书籍。随着不断学法炼功，冯晓敏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遇事向内找，善待别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从此精神振作、身体状况也得到改善，心情轻松，工作也努力。后来，冯晓敏又结识了大法学员王晓峰，两个人相爱结婚。婚后，他们每天早上一起去炼功点炼功，然后精神饱满的去上班，晚上一起看书学法，气氛和谐、静谧。他们共同孝敬老人，两家老人对他们也非常满意。两个人周末或者回老家陪伴老人，或约姐姐一家出游，生活的轻松愉快，无忧无虑。 

1999年7.20凌晨的大搜捕，博如的爸爸妈妈被抓走，家中只剩下刚满十岁的博如。小姨看着破碎的家，只好辞去工作，带上外甥到处反映情况，寻找姐姐姐夫下落。他们辗转市政府信访办、省政府信访办，最后被告知国务院信访办才有权利解决问题。于是冯晓敏带上博如又往北京赶。路上到处是防暴警察围追堵截，他们不敢走大路，就从玉米地中穿过。脚磨出泡了，衣服也脏了，又饿又累。 

好歹到了北京，便衣又是到处抓人，博如也走散了。冯晓敏随很多大法弟子来到天安门广场，那里有数千的大法弟子席地而坐，齐声背诵《论语》、《真修》等经文，四周围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突然武警开始拉拽学员上车，大法弟子们手挽手坚决抵制。武警开始用暴力打学员，大家便齐声背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场面壮观、悲壮。有一些武警被感动，住手了。冯晓敏被一个凶恶的老警察打了一脖拐后，又被摔上大轿子车送回石家庄，在办事处被关押一天后才释放。回家后冯晓敏感到发蒙、发呆——姐姐、姐夫没找到，丈夫王晓峰、外甥王博如又都下落不明。费尽周折，她先找到了王晓峰被关押的地方，多方营救回家。又四处打听，最后在原来的邻居家找到了眼神游离的小博如，当时十岁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天真活泼，变得表情木木的。 
◆重担落到小姨肩上 

从此就再也没有往日的平静、幸福日子了。派出所上门逼着交书，办事处上门逼着写不炼功保证，居委会上门回访监视。亲朋好友害怕不停劝说，博如需要抚养。在这种种压力下，冯晓敏以顽强的意志闯了过来。终于姐姐姐夫在被关押审讯两个多月后回家了。可是每天仍然是提心吊胆，街口常有人监视，出入也常有人跟踪。 

2000年12月5日底，姐夫王宏斌突然被从家中绑架走，姐姐不敢回家，两人又都下落不明。生活的重担再一次压给冯晓敏。她一边接送外甥博如上学，一边到处打听姐姐姐夫下落。又着急又上火，又害怕警察再来抄家。一个多月后姐姐被折磨得已经奄奄一息，被公安送回家，见到的人都说必死无疑。晓敏细心照料，坚定信念，同时她自学法律知识，打电话、写材料或当面到公安各相关部门揭露、投诉那些非法之徒，正告他们如果姐姐有什么不测，他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并强烈要求释放姐夫。在她的种种努力下，姐姐一周后基本恢复，警察也没再来抓人。 

这期间，博如妈妈全身浮肿、疼痛难忍，行动不便。少年博如很懂事，每天放学回家就写作业，然后伺候妈妈喝水、吃饭、上厕所，晚上还告诉妈妈，身体不舒服一定叫醒他。 
◆小姨去世 

2001年5月1日，冯晓敏约好和一个学员随身带“法轮大法好”不干胶去爬山，被石家庄市东华路派出所巡逻警察抓走，从此失踪近40天。其间她们被警察逼供、被警察指使犯人毒打、被送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冯晓敏坚决抵制迫害，绝食绝水20多天，身体极度虚弱，几次出现生命危险。看守所见状不收了，劳教所也不收了，可东华路派出所仍不放人，还想勒索5000元。冯晓梅、冯晓敏姐妹的坚决抵制下，派出所勒索钱财的企图没有得逞。 

冯晓敏终于回到了姐姐家，但她常发烧，身体虚弱。当时邪恶非常猖狂，将一些绝食绝水闯出的学员又绑架到洗脑班，甚至是直接送劳教所继续迫害。鉴于当时情况，冯晓敏身体还没有恢复就和姐姐告别，和丈夫一起过起了流离失所的艰苦生活。为避免牵连亲人，他们很少和家人联络。在这期间，她严格要求自己，身体恢复很快。学法修心、炼功、讲真象、揭露邪恶也都做的很好。 

大约在2002年9月，冯晓敏生下了宝宝小天行，日子更加艰难。当时环境还是很严酷，警察以查户口为名，到处绑架流离失所的学员。冯晓敏听说分局主管局长也常骚扰姐姐，威逼利诱姐姐以便找到自己夫妻俩，所以不敢请家人帮忙照料孩子。当时他们夫妻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婴儿，真是不知如何照料，每天很艰难的呵护婴儿，还得经常搬家躲避警察的“查户口”，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尤其爆发所谓“非典”那段时间，到处办出入证，到处要身份证。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身份证，冯晓敏夫妇带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到处流浪，非常艰难，后来只好夫妻分开住，由冯晓敏一个人带孩子。没有人帮助，生活的艰辛更是很难想象。在这种种的逼迫下，冯晓敏身心遭受很大的伤害，无力再抚养孩子，终于将一岁多的儿子天行暂时寄养到姐姐家，自己静养恢复身体。 

幼子送走后，公安更逼冯晓梅去找冯晓敏，所以晓敏不敢回家看孩子。由于精神、身体损伤过度，再加上思念儿子，一日冯晓敏突然神志不清，被送到医院急救5天之后去世，确诊为化脓性脑炎，抽出来的脑积液都是淡黄色的脓。医生怀疑冯晓敏脑部曾受过袭击，家属也怀疑冯晓敏曾受过警察毒打。在医院，当家人见到冯晓敏时，晓敏已经不认识人，偶尔清楚一下，却把谁都当成警察。晓敏的姐姐冯晓梅、丈夫王晓峰都非常悲痛。 

年仅34岁的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超越她承受能力的腥风血雨，在黎明前走了，留下她的遗憾，和对幼子天行的牵挂。
◆姨父失踪了 

王博如的姨父王晓峰（34岁），毕业于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制药集团华栾有限公司做业务员。因吃苦耐劳，廉洁自律，王晓峰很快升职做业务科长，常陪领导出差谈业务，和同事也相处愉快。99年7.20以后，由于公安常找麻烦，领导年轻，没见过这种铺天盖地的阵势，非常紧张。为了减轻单位压力，王晓峰辞职另寻工作。他们单位领导念及他对单位的贡献，给他多发一个月工资，并要自己出钱赞助他搞公司，被他婉言谢绝。 

王晓峰修炼以前脾气特别烈，在老家打架出名，在学校也常搞恶作剧。家人、同学、朋友对他也都敬而远之。修炼使他心胸开阔、宽以待人、努力学习和工作，变成大有作为的好青年。后来他先后在几个公司应聘，领导和同事对他评价也都很高。然而，江氏集团不顾天理民意，对大法学员，一味下黑令打压。邪恶之徒采取跟踪监视亲属、清查外来人口（流离失所学员无身份证）、到老家威逼利诱等流氓手段，逼得王晓峰不得不一次次搬家，一次次换工作。刚生过小孩的妻子和婴儿也只能四处漂泊。生活也一次次陷入困境。婴儿大一点儿了，需要营养，买骨头煮汤，一次只买两根肋骨，尽量节省开支。直到妻子病危住院他才听说。赶到医院护理，可是冯晓敏已经神志不清了。 

据说王晓峰和冯晓敏夫妇都在石家庄市公安局610的“黑名单”上，一直是“追捕”对象。王晓峰含泪和年轻的妻子永别后，又和刚一周多的儿子分离。时间已经走進21世纪，在“人权最好时期”的中国，这样的一幕幕，在江氏政治流氓操纵下，在中国不同地区都在不断上演。 

不知王晓峰现在何处、境况如何，但博如家剩下的亲人都在默默的为他祝愿：一定要坚强的、坚定的走过来，因为修炼人心中装着大法的光明。 

◆妈妈的处境 

2004年6月，妹妹的去世，给冯晓梅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因为她刚刚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恢复信心，又突然失去妹妹。99年7.20以后，姐妹俩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几次共同抵制迫害，从生死中走过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但我们相信冯晓梅不会倒下去，因为她深深懂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她也会尽力抚养和教育好两个未成年孩子。 

◆姥爷不堪打击病故 

博如的姥爷是退休教师。他经历过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家里“成份高”，总是被斗争对象，对共产党的残暴、狡诈非常害怕。小女儿的去世，给做父亲的很大的打击，姐妹四人中，父亲最疼爱小女儿。更残忍的是，每天都得面对小女儿的遗孤王天行。天行失去母亲时才1岁多，偶尔还要找妈妈，看见妈妈的衣服还抱着不许别人碰，嘴里清晰的喊着“是妈妈的、妈妈的”，听了让人揪心，姥爷姥姥想快点儿忘记小女儿都难！ 

姥爷总觉得女婿王晓峰早晚得被抓，担心大女儿自己带两个孩子无法生活，常常一个人偷偷流泪。 

就是这样警察还多次上门骚扰，什么查暂住证、找王晓峰等。10月1日后，冯晓梅发现父亲不爱吃饭了，去医院检查已经癌症晚期。听说冯晓梅父亲在99年时为锻炼身体是学过两个月法轮功的，而且他的气管炎也确实好了，99年7.20后，警察找麻烦，他害怕不敢炼了，但对气功的健身效果他是相信的。尽管如此，他害怕警察找麻烦，一直没有从新学，现代科学更束手无策。就这样，冯晓梅的父亲在抑郁、愤懑、骚扰和惊恐中离世了，给一家人的生活又抹上了一道重重的阴影。 
◆在劫难中长到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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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父母被抓，两年后是父亲被非法劳教，同时母亲被迫流离失所下落不明。一个多月后母亲奄奄一息，再后来父亲一天天憔悴离开人世。加上亲密的小姨去世，给自己辅导功课的姥爷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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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六年的腥风血雨，博如今年已经16岁，许许多多同龄少年无法想象的经历，给他造成的精神创伤难以弥合——他10岁时就开始经历种种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他目睹过公安一次次胜似土匪的抄家；到劳教所、派出所探视爸爸妈妈时经历警察一次次的无理盘查和恐吓；后来又在殡仪馆经历过和亲人的生离死别。 

中国社会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让博如感到不敢向同学和老师说出爸爸去世的原因，只能默默的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博如性格变得更内向，不愿意去上学。压力太大时，他的眼神就游离、神情木然。妈妈一个人抚养全家，打工很忙，常出差，能给他的关心实在太少。 

小表弟天行已经3岁了。他会问妈妈叫什么名字，估计是幼儿园教孩子记住父母名字；他也会问为什么爸爸不接他回自己家。唱歌谣“宝宝要听话，妈妈接回家”时，他会改成“宝宝要听话，姥姥接回家”再重唱一遍，听到的人都觉得很难过。他也会唱“我有一双小小手”，他也真的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手，自己走路，尽量不累姥姥。真是不知道怎样呵护他，才能少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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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忍的种子洒在世界孩子的心田

法轮大法传至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92 年传出的一套完整的性命双修的上乘修炼方法。修炼者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在实践中提升心性，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同时辅以五套功法使身体得以净化。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于长春开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 将法轮大法公诸于世。应全国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举办54个讲法班。 由于法轮功神奇的功效，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人传人，心传心; 到1999年, 在短短7年间，修者已近亿，遍及全国各阶层。  

1995年3月和5月，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和瑞典传功讲法，开始了法轮大法在海外的传播，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也使各国人民有机会了解中华古老文化。

在XX党持续六年灭绝性的打压下，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迅速洪传至世界78个国家和地区。法轮[image: image14.bmp]功书籍已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19日，各国政府机构、团体组织对法轮功的褒奖和支持信函已超过251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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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洪传世界，超越种族、国界，真修者无不身心受益，道德回升，这是全人类之福！以“真善忍”为指导的明慧学校也在各地纷纷成立，更多的孩子在大法的沐浴下茁壮成长。上图是孩子们的炼功图片。

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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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据青岛电视台、半岛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05年6月14日下午，青岛市突降雷雨，来自江西的打工青年王某走在空旷山坡上时意外被一个闪电球击中，造成全身近60％面积的Ⅱ度烧伤，生命垂危急送医院抢救。

图一为被闪电击中烧伤的病人在医院病房中接受抢救的图片。而图二是2001年曾被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案”中烧伤者及其接受采访图片，细心的读者，对比两组图片，你能发现什么问题吗？

根据以下的医学常识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医学常识一：烧伤后不能用药布包裹着烧伤部位。图一中病床上方有专门的金属罩，用来把遮盖物与烧伤身体隔开，使烧伤处暴露在空气中晾着。图二中“自焚者”却全身包裹严密。

医学常识二：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就是细菌感染，所以病人要放入特殊的无菌病房。图一护理人员身穿卫生服，戴口罩以防感染。图二中记者却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
同样是烧伤患者，抢救措施如此不同，这说明了什么?
孙悟空是在“搞政治”吗？
朋友，您一定看过《西游记》吧！是不是很喜欢孙悟空降妖除魔的故事？那么大家还记得乌鸡国的那段故事吧。在乌鸡国，妖怪害死了国王，装扮成假国王，却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识破，但是假国王妖言惑众，一开始连王太子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直到后来孙悟空除了妖怪，
并使国王起死回生,朝廷上下才相信孙悟空所说所做是对的。如果有人说孙悟空想要乌鸡国的王位，是在搞政治，您会怎么想？一定感到很滑稽吧！是啊，孙悟空的任务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目的是修成正果，如果他贪恋世间的荣华富贵，也决不会修成“斗战胜佛”。
同样，以“真、善、忍”为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并知道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放淡对世间名利的追求，决不会参与人间的政治权力斗争。共产党利用一言堂的宣传给法轮功造很多弥天大谎，使很多人听信了谎言仇恨法轮功，在无知中做了很多错事。为了让大家免受谎言的毒害，法轮功学员才冒着危险把真相告诉大家。而共产党为了给迫害找借口说法轮功是在搞政治，您不觉得这更荒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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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们共同努力，让所有的孩子都远离恐怖，享受温暖。





王博如今年16岁了（2005照）








博如的小姨冯晓敏（已去世）





突破网络封锁 慧眼看世界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空白,内容为get int.zip 的电子邮件（注意get 后空一格）发送后，可获得最新突破网络封锁软件








童年时博如温馨的一家





图二：中央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





图一：青岛闪电烧伤病人在抢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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